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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视角下的数字记忆:“人—记忆—技术”三位

一体理论框架构建与启示
∗

姜婷婷　 傅诗婷

摘　 要　 数字记忆的出现是为了应对数字时代记忆载体消失、记忆内容过载、记忆意愿降低所造成的“社会性失

忆”危机。 目前数字记忆领域强调采用数字技术加强记忆保护,主要聚焦于记忆载体与记忆内容方面的问题,却

忽视了记忆主体———人的重要性及其所面临的困境。 本文从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

提取基础理论中的人本视角,构建了“人—记忆—技术”三位一体的数字记忆理论框架并探讨其演化趋势,针对

未来的数字记忆实践提出了选择性激活、多样化采集、参与式开发、多感官呈现、情感化体验、创造式传播等启示,

希望能为数字记忆领域提供多学科融合的理论创新发展路径,促进以人为本的数字记忆项目建设和发展。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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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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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Establishing
 

the
 

People-Memory-Technology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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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
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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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gting
 

&
 

FU
 

Shiting

ABSTRACT
Digital

 

memory
 

arises
 

in
 

response
 

to
 

the
 

􀆵 social
 

amnesia 
 

as
 

caused
 

by
 

the
 

disappearance
 

of
 

memory
 

carriers overload
 

of
 

memory
 

content and
 

decreased
 

willingness
 

to
 

remember
 

in
 

the
 

digital
 

age.
 

The
 

existing
 

studies
 

of
 

digital
 

memory
 

have
 

explored
 

how
 

digital
 

technologies
 

can
 

be
 

applied
 

in
 

memory
 

protection with
 

a
 

focus
 

on
 

the
 

protection
 

of
 

memory
 

carrier
 

and
 

memory
 

content.
 

However humans the
 

most
 

important
 

stakeholder
 

in
 

digital
 

memory and
 

the
 

challenges
 

they
 

are
 

facing
 

have
 

been
 

ignored.
 

At
 

present the
 

general
 

public
 

seldom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memory
 

and
 

their
 

experience
 

in
 

using
 

digital
 

memory
 

is
 

not
 

prioritized.
 

This
 

paper
 

advocates
 

that
 

the
 

digital
 

memory
 

research
 

field
 

adopts
 

a
 

human-oriented
 

perspective
 

that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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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roots
 

in
 

related
 

theories
 

from
 

various
 

disciplines including
 

psychology history sociology 
communications and

 

computer
 

science etc.
 

As
 

suggested
 

by
 

the
 

review
 

of
 

memory-related
 

studies humans
 

are
 

responsible
 

for
 

producing activating and
 

communicating
 

memory and
 

humans
 

are
 

the
 

sustaining
 

force
 

of
 

memory.
 

According
 

to
 

digitization-related
 

studies the
 

goal
 

of
 

digitization
 

is
 

to
 

satisfy
 

human
 

needs and
 

the
 

approach
 

to
 

digitization
 

is
 

to
 

incorporate
 

human
 

values.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we
 

establish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digital
 

memory composed
 

of
 

three
 

major
 

elements i. e.  people memory and
 

technology.
 

It
 

contains
 

three
 

basic
 

propositions.
 

First people
 

undertake
 

the
 

double
 

missions
 

of
 

both
 

protec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memory.
 

Second memory
 

involves
 

both
 

the
 

macro
 

memory
 

possessed
 

by
 

social
 

group
 

members
 

and
 

the
 

micro
 

memory
 

possessed
 

by
 

individuals.
 

Third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es
 

in
 

digital
 

memory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llaboration
 

and
 

fusion
 

between
 

humans
 

and
 

computers.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future
 

evolution
 

of
 

the
 

􀆵people-memory-technology 
 

framework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ree
 

trends i. e.  atomization
 

of
 

humans ubiquity
 

of
 

memory and
 

imitation
 

enabled
 

by
 

technologies.
The

 

􀆵people- memory - technology 
 

framework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digital
 

memory 
including

 

selective
 

activation diversified
 

collection participatory
 

processing multi-sensory
 

presentation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creative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memory
 

field
 

by
 

taking
 

a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pproach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human-
oriented

 

digital
 

memory
 

projects.
 

2
 

figs.
 

57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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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记忆承载着历史与文化,是人类文明传承

的根基。 然而,数字时代的繁荣发展却对记忆

造成了重大挑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
先,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古建

筑、古籍等或自然消亡或遭人为破坏,传统记忆

载体逐渐消失于人们日常生活视野;其次,随着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信息爆炸导致人们

所能接触到的信息量远超出人类记忆阈限,记
忆内容早已过载;最后,伴随后现代思潮的流

行,大众普遍表现出“历史无意识”的记忆淡漠

状态,记忆主体的记忆意愿不断下降。 总的来

说,以“记忆主体—记忆载体—记忆内容” 为核

心的记忆保护与传承框架受到严重冲击。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数字记忆”的概念

应运而生,旨在通过将传统记忆迁移至数字环

境之中,借助数字技术构建数字形态的记忆,来
应对数字时代的“社会性失忆”问题。 近年来,
以“北京记忆” “记忆四川” “数字敦煌” 等为代

表的国内优秀数字记忆项目先后问世,国外也

出现了
 

“新加坡记忆” “美国记忆”等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项目。 这些先驱实践对人类记忆的保

护与传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数字记忆本质上属于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

中的世界 3,即由人类创造出来的客观知识世

界,以世界 1(客观物理世界)中的记忆资源和数

字技术为基础,而记忆和技术的交互方式取决

于世界 2(主观精神世界)中人的意识、经验、思
维等[1] 。 英国著名图书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将世界 3 理论作为图书情报

学的哲学基础,核心是客观知识(世界 3)的组织

和有效利用[2] ,图书馆学情报学遂与数字记忆

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 目前,数字记忆领域更

多聚焦于如何将记忆资源进行数字化迁移、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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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与呈现[3,4] 。 也就是说,世界 1 中数字技术对

记忆载体和记忆内容的作用更加受到关注,而
世界 2 中的人(即记忆主体)所面临的困境却被

忽视,导致基于“记忆主体—记忆载体—记忆内

容”的记忆保护与传承路径尚未形成自循环的

闭合回路,难以真正解决数字时代的“社会性失

忆”问题,这与当前数字记忆领域对“人”这一要

素的低估有关。 本文采取多学科融合的研究路

径,使相关研究中的人本视角自然浮现出来,为
构建以人为本的数字记忆理论框架提供了必要

的基础,以期进一步夯实数字记忆领域的理论

基础,指引数字记忆实践项目可持续发展。

1　 数字记忆领域发展现状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世界记忆” “美国

记忆”等项目相继启动以来,全球的数字记忆实

践蓬勃发展,在 30 年的时间里已演化出多种项

目类型,包括以延续人类文明为目的的国家数

字记忆、以保护地方或民族文化为目的的城市

数字记忆、以铭记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为目的的

事件性数字记忆等。 尽管这些数字记忆项目所

涉及的记忆资源纷繁多样,所应用的数字技术

也各有特色,但基本上都采取了相似的工作模

式,即由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官方机构负

责规划与推进,以记忆资源为核心,遵循一定的

流程对其进行数字化存储与展示。 值得注意的

是,这样的工作模式存在着一些固有的局限。
(1)在数字记忆的构建过程中,大众参与不

足。 在官方机构所主导的数字记忆项目中,绝
大部分记忆资源都直接来自于既有馆藏,民间

记忆资源的采集广度与开发力度较低[4,5] 。 尽

管有如“新加坡记忆” “海地记忆” 等项目通过

“民间记忆”或“口述史料”尝试了“全民书写记

忆”,但也仅仅停留在记忆资源的采集阶段,后
续的开发阶段仍由少数专家学者掌握话语权,
大众的声音十分微弱[6,7] 。 实际上,大众才是最

真实的记忆亲历者、最广泛的记忆拥有者、最权

威的记忆解读者,而以往的数字记忆项目却没

有为他们提供参与渠道,他们自身也无从形成

参与意识。 缺少了大众智慧的数字记忆更像是

教科书式的知识库,难以吸引人、打动人。
(2)在数字记忆的使用过程中,大众体验被

忽视。 当前数字记忆项目的核心任务包括记忆

资源的数字化保存、知识化开发与可视化呈

现[8] ,聚焦于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将物质文化遗

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迁移至网络资源库之中。
然而,这样仅仅完成了记忆资源的输入,却基本

上都忽视了整个输出阶段,也就是大众是否以

及如何获取、理解并传播这些记忆资源[4] 。 在

此前提下,评价数字记忆项目成功与否的标准

以数据全面性、存储安全性、可视化程度等客观

的“硬指标”为主,极大地低估了交互体验、满意

程度、分享意愿等与人们主观感知相关的“软指

标”对项目的指导与牵引作用[6,9,10] 。 数字记忆

不仅是对记忆资源的保护,能够真正在人类社

会中实现记忆的有效传承才是终极目标。
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数字记忆理论研究

相较于实践项目起步较晚,人们对理论的关注

也远不及实践[3] 。 目前,数字记忆领域的大部

分学术研究更倾向于自下而上地对已经面世的

实践项目进行梳理与总结,阐释概念,提取模

型,却不太重视自上而下地进行理论探索,以指

导数字记忆实践活动的科学开展[11] 。
面对当前数字记忆研究中理论与实践之间

的断层,多学科融合将是进一步夯实数字记忆

理论基础的有效路径。 从早期的“以电子文件

为载体的记忆” [12,13] 到如今的“用数字代码记录

的一切人类活动信息” [3] ,“数字记忆”这一概念

的内涵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相应地,数字记

忆研究也不再仅限于图情档的学科范围。 一方

面,数字记忆作为记忆的特殊形式,其研究实际

上自带跨学科属性,因为以往的记忆相关研究

就是由多个学科共同推进的———从最初哲学家

对记忆的本质展开讨论,到后来生物学家和心

理学家分别对记忆的生理和认知机制进行探

索,再到近年来在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文学

等学科内出现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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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隐喻[3] ;另一方面,数字记忆的“数字化”
特征也不是单一学科可以满足的,以计算机技

术、信息资源管理工具、地理信息系统等为代表

的数 字 化 手 段 在 数 字 记 忆 的 实 现 中 缺 一

不可[9] 。
因此,本文以数字记忆的跨学科属性为突

破口,立足于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
计算机科学等多个相关学科,自下而上地提取

人本视角,系统阐释人与记忆、人与数字技术的

紧密关系。

2　 多学科融合催生“以人为本”的数字
记忆

2. 1　 记忆相关理论中的人本视角

记忆这一概念自诞生以来,与之相关的理

论就相继在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

多个学科领域萌芽、发展并成熟。 通过对主流

理论进行梳理可以发现,记忆始终与人密不可

分。 一方面,人类从个体到群体再到社会的各

种活动是记忆得以产生、保护与传承的基础;另
一方面,正是由于记忆的积累与延续,人们才能

够洞悉那些超出自身生命界限的历史与文化,
在漫漫时间长河中沉淀出璀璨的人类文明,并
逐渐形成稳定的人类社会。 记忆与人的复杂关

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解读。
(1)记忆由人而生,人是创造记忆的主体。

心理学关注的是个体层面的记忆,这是人类的

一项基本认知功能,依赖于大脑的生理结构发

挥作用。 个体记忆表现为一个过程,首先是对

通过各个感官输入的外界信息进行编码,然后

是为编码信息创建永久记录并保存于大脑之

中,最后是在需要的时候将存储的信息提取出

来使用。 由于这一过程建立在人类大脑神经元

的连接与互动基础之上,因而记忆过程会受到

大脑生理局限性的影响。 一方面,相对于外界

刺激的丰富性,大脑认知资源是有限的,人们只

能对输入的信息进行选择性记忆,这时他们的

主观意识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记忆的编

码[14,15]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信息过载对大脑造

成认知负荷,人们会对已经形成的记忆进行选

择性遗忘,可以通过主动压抑的方式遗忘掉不

想要的旧记忆,为新生成的记忆腾让空间[16-18] 。
也就是说,人是记忆的主体,可以自行决定记住

哪些、忘掉哪些。
(2)记忆因人而活,人是激活记忆的主体。

历史学关注的是存储在档案、纪念物等外部载

体中的文化记忆,这种记忆不同于人类大脑中

的个体记忆,它是相对静态的,需要被人为激活

才能发挥作用[19] 。 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与数字

技术的发展,记忆载体的数量呈现几何级增长

趋势,这使得文化记忆也出现了中心和边缘之

分,绝大部分边缘记忆是沉寂的,需要被人发现

并重新塑造之后才能成为中心记忆。 也就是

说,只有当人们主动地走进记忆载体,打开那些

束之高阁的记忆,并将其与当前人类社会建立

起紧密联系后,这些记忆才能拂去浮尘而真正

活起来[19,20] 。 进一步地,只有当人们有意识地

去审视、解读过去的历史事件,对蕴藏其中的记

忆资源进行拣选与重新表达,这份记忆才能挣

脱历史的牢笼, 成为符合当下语境的全新

记忆[20,21] 。
(3)记忆经人而传,人是传递记忆的主体。

社会学将记忆视为集体或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一

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体系,强调人类实践活

动对记忆在社会中传递的作用,最终形成集体

记忆或社会记忆[22,23] 。 历史学将承载着文化记

忆的档案馆、博物馆等视为一种记忆之场,人们

在这些物理场所中可以实现记忆的交流与获

取[24,25] 。 传播学感兴趣的是媒介的记忆保留功

能,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大众媒介对已有的记忆

进行表达与传播,从而形成媒介记忆[26] 。 可以

看出,社会学、历史学和传播学提出了不同的记

忆传递方式,但都认同记忆传递的根本推动力

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即使不借助任

何外部工具,人也可以通过姿势、动作、语言等

向身边的人传递记忆,并通过举行纪念仪式等

操演活动实现记忆的代际传承[22,27] 。 但是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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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纪念物等人造工具可以实现记忆的异步传

递,一边以刻写的方式将记忆封存或保留到这

些记忆载体中,另一边通过交换或延续记忆载

体将记忆传递出去[19,22] 。 大众媒介是一种特殊

的人造工具,作为人体的延伸可以将人类的交

流空间无限放大,从而推动人们开展跨群体、跨
文化的记忆传递,实现记忆在全球范围内的快

速流动[28] 。 社交媒体作为大众媒介的一种形

式,可以对人与人之间的记忆交流与思想碰撞

过程进行全面记录与多样化呈现,使得记忆的

传递能够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障碍,产生前所未

有的社会影响力[29] 。
(4)记忆为人而存,人是延续记忆的目的。

记忆是人们建立自我、集体乃至社会身份的基

础[23,30] 。 对于个体而言,记忆存储着人们所知

晓的一切,包括以往获得的知识、习得的技能、
体验过的人生经历等,这些独有的记忆内容一

同塑造了每个人独特的思维模式,也影响其行

为决策[17] 。 对于社会而言,集体记忆承载着每

个群体的民族历史、传统习俗、制度规范等,这
些共有记忆能够使得群体内成员产生相似的意

识形态,拥有群体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形成强

烈的群体向心力,促进群体内部逐渐趋同[30,31] ;
同时集体记忆还为群体边界的确定提供了依

据,不同群体的集体记忆包含着不同的价值观

念和话语体系,一个群体的成员所表现出来的

记忆、思考与行动方式可能与另一个群体的成

员存在明显差异,这使得两个群体得以明确区

分开来[23,32] 。

2. 2　 数字化相关研究中的人本视角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正在从身处人类社

会与物理世界相互连接而成的二元空间迈向人

类社会、物理世界、信息空间高度融合而成的三

元空间[33,34] 。 具体而言,这种融合体现为人类

社会和物理世界向信息空间的映射,即用 0 和 1
构成的二进制代码来表达与传输一切对象,并
将转化而成的数据存储在计算机中、上传至互

联网,最终建立起人与物的“数字体系” [35,36] 。
对现实中的万事万物进行数字化是人类发展变

革过程中的重要趋势,数字技术正在全面重塑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运行方式与业

务流程,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正因此而发生重大

变化[37-39] 。 因此,“人”在数字化进程中发挥着

关键的牵引与推动作用。
(1)人是数字技术的服务客体,满足人的需

求是数字化的目标。 计算机科学是数字技术迭

代升级的主要阵地,尽管研究人员不断取得令

人鼓舞的技术突破,但是这些本可以造福于

“人”的技术在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场景的过

程中却面临着来自于“人”的阻力。 首先,当前

人们普遍对算法驱动的数字技术缺乏信任,既
不愿意让渡隐私向算法“黑匣子”输入与自己有

关的数据,也不理解从中输出的决策结果[40,41] 。
其次,现有数字技术所提供的服务水平还广受

诟病,虽然用户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了功能实

现带来的便利,但是更希望能够在利用技术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流畅、可靠的使用体验[42] 。
最后,数字技术在快速发展与普及的同时也带

来了伦理隐忧,人们在数字环境中可以将搜索

引擎视为知识库、将社交媒体视为思想发源地、
将数字档案视为记忆,长此以往无疑会导致人

类思考能力和身体机能发生退化,产生“新异

化”现象[43,44] 。 因此,如果想让数字技术深度融

入人类社会,必须坚持人本导向、打破技术崇

拜,取得人与技术之间的双向平衡。
(2)人是数字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主体,融入

人的价值是数字化的手段。 计算机具备海量的

存储能力、高速的计算能力以及标准化的操作

能力,研究人员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将计算机的

优势与人类所拥有的先验知识、感性思维、创造

力结合起来,促使数字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方面,普通用户正更多地参与到数字技术的

开发中,形成动态交互式机器学习模式,即在算

法构建与训练过程中,由目标用户对算法的输

出结果进行检查、调整与控制,从而减少对专家

主观判断的依赖[45,46] 。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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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实践也离不开人的参与,以“数字人文”为

例,在对历史遗产、纸质档案等进行数字化改造

的过程,不仅仅是通过数字技术将物理对象转

化成数字形态,还需要结合人类的艺术审美与

文化底蕴,以保留其文化内核与精神象征,避免

千篇一律的数字化形式对于原生文化语境的消

解[47,48] 。 可见,人与技术的合作将达到“1+ 1>
2”的效果,既延伸人的能力,又提升算法的智能

程度,打造人机协同的数字化社会。

2. 3　 人本视角下的数字记忆理论框架构建

以往研究对数字记忆的两个基本要素———

“记忆”和“数字” 的探讨始终都未脱离对“人”
的理解,采取人本视角将是数字记忆领域向更

高阶段发展的必由之路。 因此,本研究在以上

相关研究梳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人—记忆—技

术”三位一体的数字记忆理论框架,如图 1 所

示。 该理论框架的核心观点认为,数字记忆是

人类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记忆资源保护与传承两

大目标的重要工程,以人为本的数字记忆强调

根据人类的文化需求、价值取向、历史观念、审
美偏好、理解方式、交流习惯等构建记忆的数字

化形态。

图 1　
 

“人—记忆—技术”三位一体的数字记忆理论框架

　 　 具体而言,“人”肩负着记忆保护与传承的

双重使命。 在数字记忆的保护工作中,人持有

激活记忆的钥匙,负责制定记忆采集的路径、选
择记忆开发的角度、设计记忆呈现的形态;在数

字记忆的传承工作中,人与数字记忆进行交互,
将记忆内化于自身记忆体系,并对数字记忆进

行传播,将记忆外化体现在人类社会活动之中。
因此,人的思维与行为将贯穿于数字记忆的全

生命周期。
 

其次,“记忆” 涵盖了宏观记忆和微

观记忆,前者是社会群体成员所共有的记忆,蕴

藏了社会的时代背景、意识形态、文化语境等,
后者则是个体所独有的记忆,包含了每个人的

经历细节、认知过程、情感体验等。 宏观和微观

层面的记忆资源能够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有助

于实现数字记忆的多元叙事与多维阐述。 最

后,“技术”在数字记忆中的应用同时表现出人

机协同和人机融合的特征。 从技术应用的过程

来看,人类与技术将分别发挥各自所长,通过协

同工作机制为数字记忆的构建降低成本、提高

效率;从技术应用的结果来看,人类智慧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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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相融合能够产生为人所需、为人所有、为人

所用的数字记忆,而不是冷冰冰的技术展台。
总的来说,以上“人—记忆—技术” 三位一体的

数字记忆理论框架改变了以往数字记忆实践重

保护、轻传承,重宏观记忆、轻微观记忆,重技术

能力、轻人本需求的倾向。

3　 人本视角下的数字记忆发展趋势分析

在明确了人、记忆和技术这三个关键要素

之后,新的数字记忆理论框架已经初具雏形。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新框架本质上是对既有

相关研究梳理所得,仅对各要素进行了静态阐

释,解决了数字记忆“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接

下来,本研究将根据数字时代的长期发展趋势,
对各要素进行动态预测,从而探讨数字记忆“将

要如何演化”的问题。 在日益高涨的数字化浪

潮中,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数字

孪生、扩展现实、人机交互等技术的持续发展将

对数字记忆产生深远的影响,推动人的微粒化、
记忆的泛在化和技术的拟真化,如图 2 所示。

图 2　 数字记忆———人、记忆、技术三要素的演化趋势

3. 1　 人的微粒化

在如今的数字化环境中,每个人都成为了

可以被单独看见的一颗“微粒”,个体不再需要

依赖任何群体即可发声,形成“微粒社会” [49] 。
在微粒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细微差别都能够

被分辨、察觉,每个人都是“自己”,而不是由某

个脸谱化的用户画像来表示的。
在人的微粒化趋势下,数字记忆的“人”要

素将朝着两个重要的方向演化。 一方面,每个

人都将拥有参与数字记忆构建的自主权。 云计

算技术催生了功能强大的在线服务平台,为普

通用户提供了低代码、无代码解决方案( Low -
code / No-code

 

solutions),降低了人们参与数字

记忆构建的技术门槛[50] 。 因此,数字记忆项目

可以通过不断拆分形成个体能够承担的微型子

任务,在网络社区、众包平台上向大众开放参与

入口,并借助算法为其匹配合适的子任务,从而

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智慧与力量,真正实现大众

共同参与书写数字记忆。 另一方面,每个人都

将从数字记忆中获得独一无二的服务体验。 大

数据技术通过分析用户主动披露的信息和被动

留下的使用痕迹了解其个人特征与偏好[51] ,这
使得数字记忆可以为每一位用户生成个性化的

“记忆展厅”,为其推送需要的或感兴趣的记忆

内容,并为用户提供功能强大的控制面板,帮助

他们定制自己的 “ 记忆花园” 并进行社会化

分享。

3. 2　 记忆的泛在化

在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人类社会、信息空

间、物理空间中一切活动共同编织出了一张庞

大的“记忆网络”,其中的记忆资源不再仅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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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类的主观意识或行为实践,而是
 

“人—机—
物”交互活动的产物。 全新的记忆产生方式拓

展了记忆资源的覆盖范围,为数字记忆提供了

无限增长的记忆原料库。
在记忆的泛在化趋势下,数字记忆所提供

的记忆资源将不断超出传统意义上的记忆实践

产物范畴。 首先,一切留痕的人类活动皆可以

成为数字记忆的内容。 物联网技术通过无处不

在的传感器对物理空间中的人类活动痕迹进行

实时采集与云端同步,大数据技术凭借强大的

计算与存储能力对信息的在线生产、传播、消费

全过程进行记录与留存,这为全面记忆人类社

会的发展进程提供了可能[52] 。 进一步地,以人

类智慧和创造力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将

进入数字记忆资源体系。 基于大量人类言行数

据的训练,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开展高度拟人化

的记忆创造实践并产出多模态记忆资源[53] ,包
括自动生成的新闻摘要和新闻报道等图文内

容、聊天机器人生成的语音内容、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创造的虚拟偶像、虚拟人物所参演的视频

内容等,构成了全新的数字原生记忆资源要素。

3. 3　 人与记忆交互的拟真化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的呈现形

式逐渐从二维平面向三维立体转变,从视听融

合向多感官整合转变,以达到接近现实的高度

仿真效果[54] 。 人与信息的交互方式也从传统键

鼠交互、屏幕交互向自然交互方式转变[55] ,使得

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边界逐渐模糊。
在人与记忆交互的拟真化趋势下,数字记

忆的使用体验也将会更加接近甚至超越人们在

物理世界中的真实活动体验。 一方面,数字记

忆将允许人们更沉浸地置身于记忆情境之中。
三维建模、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数字孪生技术

可以实现对已经消逝或残缺的记忆资源进行数

字化还原与重建[56] ;在此基础上,虚拟现实、增
强现实、混合现实等扩展现实技术通过 360 度全

景呈现为人们提供身临其境的感觉,能够有效

避免传统电子屏幕所带来的注意力分散与空间

分离感[57] 。 另一方面,人们将通过更自然的操

作方式融入数字记忆情境所包含的活动之中。
语音交互、体感交互、眼动输入、脑机接口等人

机交互技术允许人们以更简便、更快捷、更符合

行为习惯的方式开展人机交互,打破传统陈展

式服务中图形用户界面操作的复杂性[55] ,避免

以往“输入—响应”式服务流程的单调性,将人

与数字记忆融为一体。

4　 “人—记忆—技术”理论框架对数字记
忆实践的启示

4. 1　
 

选择性激活

“全面记住”对人类社会来说是一种巨大的

记忆负担,即使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也难以实

现。 因此,数字记忆需要基于当前时代背景,从
满足大众现实需求出发,对海量记忆资源进行

鉴别、甄选,抛弃背离现代社会先进价值观的无

用记忆,选择保留能够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

响的精华记忆,并激发其新的活力。 记忆资源

的激活应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当代语境

下寻找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的具体事件或话题作

为切入点,对陈旧的记忆内容进行创新性解读

与生活化描绘,避免照本宣科、因循守旧,从而

真正构筑起连接大众的文化桥梁,而非华丽空

洞的文化招牌。

4. 2　 多样化采集

数字时代的记忆资源来源更为广泛,载体

更为多元,内容更为丰富,数字记忆需要借助大

量技术手段对多模态、多粒度的记忆资源进行

采集。 从记忆资源的采集方法上看,除了进一

步整合官方馆藏资源外,还可以通过观察、访

谈、田野调查等传统方法采集“民间记忆”,同时

也可以借助网络爬虫、事务日志等自动方法大

规模采集社交媒体、在线社区中的“数字原生记

忆”。 从记忆资源的筛选标准上看,数字记忆需

要根据领域知识制定资源纳入与排除标准,并
采取人机协同的方式,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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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记忆或冗余记忆,以克服非官方记忆资源

真假难辨、良莠不齐的挑战。

4. 3　 参与式开发

吸引大众深入参与到记忆资源的阐释和组

织过程中,是以人为本的数字记忆的重要特征,
这将有助于避免专家主导下的话语霸权,也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专业视角与大众视角之间

的认知鸿沟。 对于记忆资源的阐释,数字记忆

可以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将文化亲历者、文化

共生者、文化传承者的个人经历与期望及其对

记忆资源的感知与理解考虑进来,尽可能地还

原记忆产生的文化情境,保持原始的文化风貌。
对于记忆资源的组织,数字记忆可以联合专家

与大众力量,对记忆资源在时间维度上进行纵

向接续、在空间维度上进行横向整合,形成完

整、全面的记忆体系;尤其可以汲取大众的灵感

与创意,将枯燥乏味的记忆内容改编成为通俗

易懂、生动有趣的记忆叙事。

4. 4　 多感官呈现

人们接收到的感官刺激越丰富,对事物的

感知就越完整,反应就越强烈,从而形成更深入

的理解和更深刻的记忆。 为了顺应人类感官需

求多元化的趋势,数字记忆也应该考虑在多个

感官通道上呈现记忆内容。 多感官呈现的基础

是视、听、触、味、嗅等感官刺激的设计,可以通

过技术手段模拟再现历史文化情境中的感官信

息,例如算法合成的鼓楼钟声、自动调配的花草

气味、机器生成的鼓点震动、虚拟现实模拟的三

维空间距离等,将这些感官信息和谐地组合在

一起,能够帮助人们更直观地感受与回味过去。
多感官呈现的应用可以采取虚实融合的方式,
一方面借助扩展现实、全息投影等技术将数字

记忆的虚拟场景与实体空间进行叠加,进一步

激发线下游客的感官活跃度;另一方面通过搭

建景区场馆的三维全景云平台,让线上用户足

不出户就能够身临其境地享受云游览、云参观

服务,推动“后疫情时代”的文旅融合。

4. 5　 情感化体验

大众精神文化需求已经发生了由量到质的

升级,人们愈发关注自身的情感诉求,这也加强

了数字记忆向情感化服务模式转变的趋势。 情

感化体验的首要组成部分是吸引人的审美体

验,这是浅表性美感与深层次美学内涵的融合,
既要在数字记忆中嵌入高辨识度、绚丽多彩的

文化元素,满足大众的“打卡”需求,又要体现出

记忆资源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厚重感,让数字记

忆的使用过程充满仪式感。 情感化体验的制胜

法宝在于
 

“讲好一个故事”,可以借鉴历史文学

作品的影视剧改编经验,围绕重要历史人物角

色设计多主线的叙事路径,将记忆资源串联为

包含起承转合的故事单元,甚至可以让人们参

演其中,亲身感受文化的魅力,通过情感化体验

实现记忆内容在人们大脑中的长期留存。

4. 6　 创造式传播

传播是传统数字记忆的薄弱环节,毕竟能

够直接接触到数字记忆的个体只是社会群体中

的少数,只有当这些人将记忆内化并输出给其

他人,才能够真正实现记忆的社会传承。 在人

内传播阶段,应鼓励人们对数字记忆进行二次

创作,通过创作过程中个人知识、观点、情感与

记忆资源的相互渗透,将记忆内容有机地融入

自身思想体系,这也为主流叙事下被迫隐身的

边缘记忆、次要记忆提供了再现的可能。 在人

际传播阶段,有必要为数字记忆创建相关的“内

容—社区”综合体,为人们提供分享记忆、交流

记忆的平台和场所,通过相互探讨、碰撞、启发,
为记忆资源赋予多元化印记,拉进与社会中每

个人的距离,推动个体记忆向社会记忆转化,促
进社会记忆融入社会文化体系。

5　 结语

传统记忆实践向数字记忆转型的原始动力

来自于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但究其本质还是

数字时代的人类记忆逻辑断层所导致的大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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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记忆、不会记忆等社会问题。 本文基于多学

科融合扩展了数字记忆的理论视域,首次明确

提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在人本视角下构建起

“人—记忆—技术”三位一体的数字记忆理论框

架,全面展现了以人为本的数字记忆的理论基

础架构与演化趋势,指出数字记忆的发展不应

仅仅依赖于数字技术的升级迭代,更重要的是

认真审视数字记忆中人的角色和需求的变化,

充分发挥记忆主体的作用,运用技术助力实现

记忆的保护与传承。 数字记忆不只是数字化的

记忆,更是数字时代的记忆,将随着人类社会的

进步而不断衍生出新的内涵,未来图情档学科

必须与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计算机

科学等学科进一步融合,方能共同解决数字时

代的“社会性失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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